
修正主义历史学家认为 ：德国炼油工

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崩溃，应

归因于盟军地面部队夺取了炼油工业所需的

自然资源，而不是 “联盟轰炸机攻势”（CBO）

的空中打击。此一事实有必要澄清，才能让

我们的空军官兵正确理解联盟轰炸机攻势对

德国炼油工业的打击效果，进而领会联合作

战对盟军打败德国的意义所在。

对这段历史最初（尽管有争议）的评价

见于《美国战略轰炸调查》（USSBS），其结

论是 ：空袭造成了炼油工业的毁灭，并“对

第三帝国的崩溃做出巨大贡献。”1 与此相反，

在《闪电战神话》这本书里，约翰·摩西尔

断言 ：USSBS 的结论不正确，因为该调查没

有考虑到自然资源损失的丧失这个因素 —— 

具体说就是罗马尼亚的油田于 1944 年 8 月

被盟军地面部队占领。2 类似的观点还见于

《以轰炸取胜》一书，作者罗伯特·佩普声称：

德国炼油生产的瘫痪，应归因于罗马尼亚油

田和 1945 年匈牙利油田的丢失，而不是空

袭。3 然而，当

我们对这种形

势做深入探究，就会很明显地看到 ：是空袭

给德国的炼油工业带来灭顶之灾，而不是因

为地面部队夺取了资源。

德国工业在整个二战期间一直难以满足

德军的燃料需求，尽管在战争开始时，它拥

有巨大的并不断发展的合成燃料生产能力来

补充国内原油资源的不足。4 为了给“巴巴

罗萨行动”囤积燃料，德国从 1940 年末到 

1941 年春实行燃料配给制，燃料匮乏已现端

倪。5 德军作战参谋部部长瓦尔特·瓦利蒙

特将军担心燃料不足，于 1941 年 6 月写了

“战争潜力 1942”一文，其中称 ：“燃油供给

将是我们最脆弱的经济软肋之一，它很可能

影响到我三军的作战能力、军火工业，以及

对我们盟国的供应。”6 英美两国领导人也意

识到了德国的供给问题，认识到如能降低敌

人的燃油供应量，将使德军的机械化部队—— 

在陆地、海上、空中—— 丧失能力。

1943 年 1 月，丘吉尔首相和罗斯福总

统在卡萨布兰卡会晤，以商定盟国战略，与

会的还有英美联盟参谋部成员首脑。会议决

定 ：盟军在 1944 年渡过英吉利海峡进攻欧

87

联盟轰炸机攻势对纳粹德国炼油工业的致命打击
The Combined Bomber Offensive’s Destruction of Germany’s Refined-Fuels 
Industry
伍迪·W·帕拉摩尔，美国空军退休中校（Lt Col Woody W. Parramore, USAF, Retired）

ASPJ

以　史　为　鉴

在 1944 年 5 月，继第八空军首次空袭德国合成油厂之后，阿尔贝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汇报：

“敌人已击中我们最脆弱的软肋之一，如果这一次他们继续盯着这个部位打，我们的燃油

生产能力很快就将不值一提。但愿对方的空军总参谋部也像我们一样的糨糊脑袋 !”在炼

油厂遭到两个月持续不断的轰炸之后，斯佩尔再次告诉希特勒：“如果我们无法生产足够

燃油的话，还要坦克干什么 !”

	 	 	 	 	 ——《第三帝国内幕——斯佩尔回忆录》

  CBO = 联盟轰炸机攻势

访问《空天力量杂志》网站 联系编辑

http://www.airpower.au.af.mil/apjinternational/apj-c/2012/2012-3/2012_3_11_parramore-E.pdf
http://www.airpower.au.af.mil/
mailto:aspj.chinese@yahoo.com
1296358327C
ASPJ-C Dsclmr



洲大陆，并认为持续的空中行动应能保障登

陆成功。为达此目的， 联盟参谋部于 1943 年 

1 月 21 日签署了历史上著名的“卡萨布兰卡

指令”（即 联盟参谋部 166/1/D 号指令），指

示从英国发起轰炸机进攻。7

英美两国航空兵对这一指令的理解与联

盟参谋部的意图不尽相同。英国皇家空军轰

炸机司令部认为此指令在于打击德国的士气；

而美国陆军航空兵部队相信，它意味着要攻

击德国的工业结构而迫使德国投降。8 身为

联盟参谋部成员兼皇家空军参谋长的空军上

将查尔斯·波特尔则认为 ：卡萨布兰卡会议

批准轰炸德国，意在为地面进攻创造条件。9 

1943 年 4 月，指挥轰炸机攻势的波特尔以

联盟参谋部首席官身份，在联盟参谋部指令

的任务说明结尾处添加了一句说明 ：“你们的

首要目的是逐步摧毁和扰乱德国的军事、工

业和经济系统，并打击德国民众的士气，直

到其武装抵抗能力受到致命的削弱。这句话

被理解为要打得它无力抵抗，使盟军能够发

起最终进攻大陆的联盟作战行动。”10

在 1943 年 5 月 18 日，联盟参谋部批

准了按照其指令精神所制定的 CBO 计划。该

轰炸计划增加了一项打垮德国战斗机部队的

中期目标，并修改了从 1 月份起实施打击的

优先目标。按顺序，这些新的优先打击目标

包括潜艇、飞机工业、滚珠轴承生产、油料、

合成橡胶和军事运输。11 从这份作战计划希

望达到的目标来看，一个压倒一切的需要就

是建立空中优势，并保持对大西洋海上通道

的控制。

美国随后在这一年开始实施空中打击，

但没能达到 CBO 计划的目标，因为部分轰炸

机被抽调到了其他战区，而且也缺少远程护

航战斗机。12 虽然美国 1943 年 8 月对罗马

尼亚普罗耶什蒂炼油厂的空袭被大肆宣扬，

其实，列为低优先的炼油设施目标仅受到极

少和偶尔的关注。1943 年年尾的形势依然严

酷 ：德国人继续保持着在德国的空中优势，

也维持着其战斗机群的实力，准备好对抗预

期的盟军渡海登陆。

随着登陆日期逼近，CBO 中期目标却仍

未实现，联盟参谋部在 1944 年 2 月 13 日修

改了 CBO 计划的目标，要集中使用空袭来夺

取空中优势。13 修订过的使命宣言如下 ：“从

所有合适的基地起飞，成功执行联盟轰炸机

攻势，逐步摧毁和破坏德国的军事、工业和

经济系统，切断交通线的关键部分，并大力

削弱德国的空中作战力量。”14

在对 CBO 目标的最后修订中，把德国的

战斗机生产、滚珠轴承和航空保障设施列为

最高优先目标，其次是德国“复仇”导弹（V-1 

和 V-2）生产基地。如果盟军轰炸机无法攻

击前两个优先目标时，次级优先任务包括袭

击柏林和其他工业目标。驻扎在地中海基地

的轰炸机群将袭击战斗机生产及其保障设施，

如果受阻，将伺机打击地中海地区的目标或

陆地保障目标。15 CBO 计划甚至没有把燃油

生产设施列为优先轰炸目标。

由于预期在 1944 年 4 月之前打垮德国

战斗机部队，美国驻欧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

帕茨中将在 1944 年 2 月命令其参谋部制定

支援“霸王行动”（渡越海峡登陆法国）的计

划。16 美国战略空军参谋人员认为，为了确

保盟军空中优势并削弱德军对登陆行动的反

应，空中打击目标的优先顺序应为 ：炼油工

业（重点是汽油生产）、战斗机和滚珠轴承工

业、橡胶生产、轰炸机生产、以及（如果天

气妨碍对前四类目标进行精确打击的话）交

通枢纽。17 时至 1944 年 3 月底，美国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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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已经通过杀伤德国空军战斗机飞行员而

夺取了作战的空中优势，并准备好了袭击德

国的炼油工业。18

截至 1944 年 3 月底，德国炼油所需的

原油主要来自五个油田 ：德国汉堡附近的油

田、 维也纳盆地的普林策斯多夫油田 ，巴拉

顿湖附近的匈牙利油田、罗马尼亚普罗耶什

蒂附近的油田，以及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

和波兰的小油田。19 这些原油资源在 1944 

年能保持生产出 204.8 万吨成品油。

除了从原油提炼一定数量的燃油之外，

德国在 1944 年还使用贝吉乌斯加氢法和

费—托合成法从煤碳中提炼液体燃料。20 贝

吉乌斯加氢法生产适合用作航空油的高质量

汽油，而费—托合成法生产高质量柴油、润

滑油和一些低质汽油，后者与粗苯或苯混合

就可以用于汽车和卡车。21 1944 年，贝吉乌

斯氢化厂已计划在当年生产 378 万吨燃料， 

费—托合成厂也将生产另外的 50.8 万吨燃

料。22 此外，德国人期望位于煤矿附近的 65 

个粗苯厂在 1944 年生产 70.4 万吨粗苯，其

中多半被指定用作燃料添加剂以提高汽油辛

烷值，其余的用于氮、军火和合成橡胶工业

生产。23 德国预计用合成法生产 492 万吨成

品油，期望在 1944 年从合成厂和炼油厂总

计生产 704 万吨精炼油。24

美国战略空军把计划呈送美国的艾森豪

威尔将军审批，而没有送交英国空军上将波

特尔。根据联盟参谋部在 1943 年 12 月所做

的开罗会议决定，联盟远征军司令艾森豪威

尔将军于 1944 年 4 月 15 日接管对美国战

略空军和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控制，一直统

帅到 1944 年 9 月 14 日。25 他没有批准美国

战略空军的计划，而支持联盟远征空军用轰

炸机袭击法国和德国莱茵河以西的交通运输

网的计划。26 艾森豪威尔将军做此选择，是

为了确保不让德国人迅速加强防御而挫败盟

军登陆行动。不过，艾森豪威尔的确表示将

考虑斯帕茨将军的计划中袭击炼油工业的部

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德国战斗机没有对

抗盟军对交通线的空袭，折损率因此下降。

斯帕茨将军于是说服艾森豪威尔将军相信，

盟军若袭击关键的燃油生产设施，将诱使德

国空军起飞作战，使盟军有机会消灭其有生

力量。斯帕茨获准抓住两个好天气空袭合成

油厂，以试探德军的反应。在被恶劣天气（飞

机必须看得见所攻击的燃油目标才能炸准）

耽搁了一点时间之后，第八空军的 649 架轰

炸机在 1944 年 5 月 12 日袭击了五个合成

油厂，接着在 5 月 28 日，第八空军再次派

出 410 架轰炸机空袭七个合成油厂，其中包

括二度袭击洛伊纳、蔡茨和卢茨肯多夫的工

厂。27 果不其然，这两次空袭激起了德国空

军为保护炼油厂而做出强烈反应。而且，袭

击过后，德国人仓促调遣更多的作战力量来

保护油料生产设施，减少了地面部队的训练，

并加速把耗油大的车辆改装为使用燃值较低

的替代燃料。28 军事装备与军工生产部长阿

尔伯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报告说，五月份的

航空油生产首次下降，比德国空军燃油需求

计划短缺 14,000 吨。斯佩尔认为对油厂的

袭击后果严重，认为盟军的持续打击能导致

德国军队失败。29

 受此结果鼓舞，斯帕茨将军于 1944 年 

6 月 13 日向艾森豪威尔将军及其副手英国

空军上将亚瑟·泰德上将提议空袭炼油工业，

重点是汽油生产。斯帕茨将军认为这种打击

将最大程度地削弱德国各方面的作战能力 。

艾森豪威尔没有放弃重点袭击交通运输的决

定，但是同意斯帕茨对德国炼油工业实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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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30 从这时开始，盟军发起明确针对这个

目标的持续而坚定的打击，与美国战略空军

第十五空军已经发起的对罗马尼亚普罗耶什

蒂炼油厂的轰炸互相呼应。

但联盟参谋部要求不可袭击罗马尼亚燃

油生产设施，对此斯巴茨将军感到很无奈，

于是指挥第十五空军空袭普罗耶什蒂的三个

调车场，他心里非常清楚许多炸弹其实会击

中该城镇周边的十个炼油厂，其中的七个都

在距离调车场一英里之内的地方。31 这些炼

油厂为轴心国生产 25% 的精炼油产品，摧毁

敌人的这些燃料生产能力对盟国赢得战争作

用巨大。32 正是在多轮“调车场打击”下，

普罗耶什蒂的燃油生产在 1944 年 4 月份下

降了 44%。33 接着，斯帕茨将军说服波特尔

将军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相信，第十五空军拥

有充足的轰炸机力量来同时打击德国保障地

面行动的交通目标和燃油目标，终于获得两

位将军的许可，于 1944 年 5 月 1 日袭击普

罗耶什蒂炼油厂。34 这些空袭产生了巨大的

效果，把其产量从每月的 18.6 万吨降到了 5 

月份的 8.1 万吨。整个夏季中，轰炸机执行

了 24 次任务共飞 5,633 架次，摧毁了普罗

耶什蒂的各家炼油厂，这些炼油厂在苏军 

1944 年 8 月 22 日占领之前全部停止了生

产。35 德国空军原本已因燃油短缺而困顿，

普罗耶什蒂炼油基地的毁灭使燃油短缺更加

恶化，并开始削弱德国陆军的机动能力。36

对普罗耶什蒂、德国原油提炼工业以及

合成燃料工业空袭取得成功，更坚定了斯帕

茨将军的信念，相信这种行动会对德国的战

争能力造成立竿见影并不断深化的创伤。

1944 年 6 月，空袭行动导致德国炼油生产

从 73.4 万吨降至 51.1 万吨。航空燃料产量

一路下跌到 5.3 万吨 ；柴油也从 4 月份总产

量 8.89 万吨跌到了 6 月份的 6.6 万吨。37 

德国的军事训练和行动也因盟军的这些打击

而受阻。根据德国空军 1944 年 6 月 5 日一

条被破解的信息，燃料供给已经减少到了航

空兵不得不动用战略储备的程度，而且它把

燃料仅分配给训练、轰炸机、战斗机及地面

进攻，以及某些运输飞行任务使用。盟军对

炼油工业的轰炸对诺曼底登陆也有影响。在 

1944 年 6 月 16 日审讯一名被捕的德国营长

时，他抱怨说 ：在法国的德军步兵已经根本

没有汽油用于汽车运兵，行军只有靠火车或

步行。38 德国的炼油能力全线下降，到 1944 

年 7 月只有 43.8 万吨。39 1944 年 7 月 10 

日，德国空军由于缺油，停止了对轰炸机机

组中除了替补伤亡人员的新手之外的一切人

员的训练，并逐步结束对非要害地区的作战

行动。为了补充损失和保护燃油生产设施，

德国空军甚至召回了在法国的所有战斗机部

队，尽管这些战斗机需要留在法国帮助阻止

盟军的进攻。总的来说，在战争的这个关头，

德国需要的汽油和柴油耗量是其实际产量的

两倍以上。40

斯佩尔眼看着燃油产量在下降，意识到

盟军空军已经下定决心摧毁燃油工业，便任

命埃德蒙·盖伦伯格为特别专员，让他率领

一支修复部队负责修复燃油生产设施。41 盖

伦伯格作为斯佩尔在军械部最得力的部属之

一，曾指挥过德国的弹药生产。42 现在承担

着这项新职责，他在空袭后亲身视察遭到破

坏的所有工厂，并指挥修复。除建筑工人之外，

他还请求从机车和坦克制造厂调拨技术工人

来加强修复队伍。此外，盖伦伯格开始建筑

地下燃油生产设施 ；事实上，他不得不从计

划用于这些地下设施的装备上拆卸部件来修

复不断遭到破坏的地面工厂。43 这位特派专

员和盟军轰炸机展开了反复较量，用六到八

周时间刚刚使工厂全面恢复生产，仅过两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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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星期就又受空袭而停产。44 为了企图保持

工业运转，到 1944 年 9 月 1 日时，盖伦伯

格指挥着 15 万工人修复油厂——这个数字

到秋末更增长到 35 万人。45

到 1944 年 8 月底，在盟军持续空中打

击下，一切防御和修复努力都无济于事，受

此打击，德国的成品油生产降到 34.5 万吨，

仅为 4 月份产量的 42.6%。炼油工业产量的

下降完全是盟军空袭的结果。46 时至 1944 年 

8 月 11 日，负责保卫接壤法国边界的德国第

三空军限制了除战斗机空中防御架次之外的

所有飞行行动。47 在其他战区，德国空军也

严格限制飞行，比如命令在希腊的战斗机只

能在预计有战斗情况时才能起飞。48 燃料的

匮乏导致德国从 1944 年 8 月起一直到战争

结束都削减夜间战斗机行动。49 陆地行动也

被限制或推迟。斯佩尔呈交希特勒的 8 月份

报告提到 ：计划在 1944 年 10 月进行的进攻

行动缺少燃料。50

艾森豪威尔将军于 1944 年 9 月 15 日

把对联盟战略空军的控制权归还给了联盟参

谋部 ；之后，联盟参谋部又把对美国战略空

军和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的控制权交给了各自

相应的本国指挥系统。美国战略空军的斯帕

茨将军和英国空军空军参谋部的诺曼·波特

姆利中将（二人共同担负行动执行责任）保

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51 经过协商，美国战

略空军和英国空军参谋部在 1944 年 9 月 25 

日签发了“战略轰炸 1 号指令”。该指令把炼

油设施排为最重要优先目标，其次是军事装

备。52 到 9 月份，德国的成品油产量跌至 

28.1 万吨。53 为了确保不让德国空军恢复元

气，斯帕茨把美国战略空军在 9 月份的空袭

行动集中于四家生产航空燃料的合成油厂。

情报来源不断报告说，德军陷入燃料困境正

在衰竭，甚至到了崩溃的边沿。尽管斯佩尔

在 1944 年夏季设法提高了德国的战斗机生

产，但是，飞行员和汽油的短缺—— 而不是

飞机的缺乏——捆住了德国空军的手脚。54

德国炼油工业在 1944 年 10 月行将崩

溃，但是其后四个月糟糕的天气给了它喘息

之机。事实上，德国燃油生产在 1944 年 9 

月 11 日到 19 日期间全部暂停。55 尽管天气

恶劣，美国战略空军和英国轰炸机司令部继

续想方设法对燃油生产设施实施空袭。但美

国战略空军的轰炸效果不佳，因为轰炸机不

得不使用雷达进行瞄准，结果是大部分炸弹

脱标。56 德国炼油工业拜天公之赐，又经过

不屈不挠的修复，得以继续运行，只不过勉

强维持而已。当年 10—12 三个月的炼油总

产量分别是 31.6、33.7 和 30.3 万吨。57 其

中，10 月和 11 月产量的提高可以归于天气

的原因，而 12 月份的下降或者因为英国空

军加强了轰炸力度，或者因为盟军对交通系

统的打击奏效。

在 1944 年 10 月份天气不利的同时期，

英国空军上将泰德希望支援在法—德边境附

近陷入胶着的地面部队战役，因此请求英国

轰炸机司令部和美国战略空军攻击德国的交

通系统。根据协定，美军在阴天使用雷达轰

炸铁路调车场，天气偶尔转晴即空袭燃油生

产基地。58 各种情报表明打击燃油生产和交

通系统的努力显现效果，是以证明两军作出

的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于是在 1944 年 10 月 

28 日，美国战略空军和英国空军参谋部联合

签署了“战略轰炸 2 号指令”，其中取消了

除燃油和交通目标之外的其他所有目标。59 

然而，英国轰炸机司令部没有立即加强对燃

油目标的攻击。比如，在 1944 年 10 月，该

司令部对燃油目标投放的炸弹总吨数仅是“战

略轰炸 1 号指令”要求的 6%。之后，出于

压力，到 1945 年 1  月才把对燃油和交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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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总吨数提高到了 38%。60 英国空军的贡

献最有必要也最有价值，因为在战争的这个

关头，英国空军的轰炸准确度，加上其更大

型炸弹的威力，对德国燃油设施的毁损更强

于美国战略空军。

对德国交通网络的毁灭性轰炸和对燃油

厂的加速攻击同时并进。61 鲁尔地区遭受的

破坏尤其严重，斯佩尔在 1944 年 11 月 11 

日向希特勒报告说，鲁尔与德国其它地方的

联系实际上已被切断。62 这个事实引发了一

个疑问 ：是基本原材料（煤）的缺乏造成了

合成燃油工业的停产吗 ? 德国 80% 的煤是从

鲁尔开采并通过火车和驳船运送到其它工业

地区。63 然而，因为最先是煤炭和化学工业

促进了合成油工业的发展，为便于生产和降

低成本，他们自然把新工厂建在已开发煤田

的邻近地区。64 因此向这些工厂的煤炭运输

应该不成问题。

尽管如此，运输危机也许影响到了费—

托合成厂和贝吉乌斯氢化厂的生产。泰德认

为 ：到 1944 年 12 月时，德国西部的一些油

厂因受轰炸破坏而停止运行，其中有些是因

为得不到制造合成油的煤。65 有趣的是，鲁

尔地区所有的费—托法合成厂都在交通系统

受到袭击的同时停止了生产。贝吉乌斯氢化

厂的生产情况不太一致 ：西部的五个厂中，

有两个在交通系统遭受袭击之前就停止了生

产，其余的三个有一个一直运行到 1945 年 

1 月。无论是《美国战略轰炸调查》还是其

它记载，都没有提供关于缺煤造成停产的数

据。逻辑上，交通遭袭与生产下降之间的相

关性似乎暗示 ：西部合成油厂停产的原因也

许是由于它们再无法获得煤碳、没有在本地

储存燃料或无法把燃料运送到终端用户。66 

但是没有数据能确切证明这之间的因果关

系。无论短缺是源于轰炸还是源于交通中断，

空袭造成了西部各合成油厂的停产。

因此，到 1945 年 1 月底时，空袭瘫痪

了鲁尔的合成油工业，也破坏了德国中部的

合成油厂。67 具体而言，在 1944 年 3 月，

德国生产了 18.1 万吨航空油、13.4 万吨车

用汽油和 10 万吨柴油。68 到 1945 年 1 月

时，这些数字分别下降为 1.1 万吨、5 万吨

和 6.4 万吨。1 月份的数字似乎表明还有大

量燃料，但是以下的描述反映出这在战争末

期对德国的实际影响 ：“仅飞行过 40—50 个

小时的飞行员就被派去作战……。坦克和装

甲车用牛拉到前线。每趟超过 60 英里的汽

车行程都必须经将官批准。”69 如果不了解这

些事实，只注意 1945 年 1 月份的地面形势，

就可能方便地认定 ：盟军陆军从东西两面夹

攻德国，造成了炼油工业的瘫痪。

但若对这种形势做更深探究，就能清楚

发现 ：是空袭瘫痪了德国的炼油工业，而不

是因为地面部队夺取了资源。苏联的确在 

1944 年 8 月占领了罗马尼亚油田，但是，正

如前面提到的，空袭在那时已经造成了燃油

生产和运输的停顿。苏联军队在 1945 年 4 

月初夺取了匈牙利油田及其炼油厂。70 德国

仅在一个月之后的 1945 年 5 月 7 日就宣布

投降，这一事实使人很难相信是匈牙利油田

的丢失导致了德国炼油工业的崩溃。维也纳

盆地奥地利油田的情况也是如此，苏联占领

这个地区的时间是在战争的后期，甚至比夺

取匈牙利油田的时间还要晚一些。当然，德

国炼油工业在 1945 年 1 月最终瘫痪之前，

确实已经损失了一些原油资源。战争期间，

德国从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和波兰（被占

领领土）掠夺石油，这些国家的小型油田仅

能支持德国成品油产量的 5%。我们固然必须

承认，由于这些领土被盟军占领而非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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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德国遭受了损失。然而，这些损失几乎不

可能对德国战争机器给予致命的打击。

也许有人会问，德国燃油生产能力的下

降是否由于德国边境上的合成油厂被盟军占

领所致。情况也并非如此。在 1944 年，当英、

美、苏陆军逼近德国边境时，好几个合成油

厂已难防守随时可能停产。位于西里西亚的

四个这样的工厂——布雷奇海默、海德布莱

克、奥斯威辛和沙夫戈奇——在临近 1944 

年底的时候已经不堪一击。其中，海德布莱

克和奥斯威辛的工厂在建厂期间遭到空袭，

根本没有生产一滴油 ；沙夫戈奇工厂在 1944 

年 10 月停产。71 只剩下布雷奇海默合成油厂

在保持运行，最后被苏联陆军占领而停产。

德国人在 1945 年 1 月撤离西里西亚后，苏

军夺取了布雷奇海默厂，但是到那个时候，

盟军的空袭已经将这家工厂的燃油产量从 

1944 年 11 月份最高 1.65 万吨降到了 12 月

份的仅 3 千吨。72

在德国的西部边境，所有费—托合成厂

都坐落在鲁尔（除了柏林以南的斯瓦茨海德）

或莱茵河畔。时至 1944 年 11 月，除斯瓦茨

海德工厂以外，其他所有工厂都停止了生产，

其中有些厂是在 1944 年 9 月停产。73 英美

两国陆军部队于 1944 年 2 月下旬抵达鲁尔

附近的莱茵河畔，把鲁尔和德国其它地区彻

底隔绝则在 1945 年 4 月。74

位于西部边境的贝吉乌斯氢化厂分别坐

落在孝尔文、盖尔森贝尔格、魏尔海姆、韦

瑟灵和路德维希港。盖尔森贝尔格厂在 1944 

年 9 月、魏尔海姆厂在 10 月、孝尔文厂在 

11 月相继停产，11 月份停产的还有韦瑟灵厂

和路德维西港厂。75 迫使费—托合成燃油厂

或贝吉乌斯氢化燃油厂停产的，不是英国陆

军也不是美国陆军，而是空袭。

到 1944 年 3 月时，战争已进行了将近

五年，德国为支撑部队行动供应燃料竭尽全

力，堪称小小奇迹。对德国来说不幸的是，

英美两国在这同一时期也创造了一个小小奇

迹，这就是创建了两支战略空军，阻止了德

国获得足够的成品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

国炼油工业的崩溃是“联盟轰炸机攻势”计

划的结果或效果——地面部队夺取燃油生产

所需的原油供应地绝对不是其主因。空军将

士还需记住 ：1944 年对德国工业（炼油工业

除外）的空中打击，只是减慢了战争必需品

的生产，直到盟军重拳打击交通系统才使德

国的所有工业感受到灭顶之灾的来临。

经过五个月慎重而持续的攻击之后，“联

盟轰炸机攻势”把德国的炼油工业炸得奄奄

一息。德国人的修复努力可谓不屈不挠，但

德军地面和空中部队终究受制于燃油短缺而

不得不越来越多地限制其作战行动。持续不

断的空袭阻碍了德国炼油工业的恢复，致使

其一路下滑。若非提前来临的冬季气候限制

了目视轰炸，德国炼油工业的瓦解很可能发

生在 1944 年 10 月或 11 月份，而不是在 

1945 年 1 月。轰炸德国的炼油工业与袭击

德国的交通系统同时并举，使德国燃油生产

陷入瘫痪，这种效果继而又使德军机械化部

队丧失了战斗力。这种形势促成了陆军部队

成功占领德国，奠定军事胜局。空军将士在

为其传统自豪的同时，应该记住 ：仅仅炸垮

德国炼油工业并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 ；确切

地说，胜利是因为成功执行了“卡萨布兰卡

指令”赋予的使命，即我们如今应视之为打

败德国的联盟和联合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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